走過黑暗，才能迎向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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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幕低垂，無聲的黑暗覆蓋著夏日的大度山。從四方斗室裡望向窗外，看灴見那夜空裡的點點繁星，更望不見皎潔的月光；取而代之的，是一扇扇冰冷的鐵窗，和一道道無情的高牆。輾轉反側的子夜時分裡，四周一片悄然寂靜，只有偶爾三兩聲蛙鳴蟲叫，伴隨著此起彼落的香甜鼾聲，不時地提醒著我——夜已深，而我卻仍醒著。唉！又是一個難以入眠的夜晚……。

去年夏天，我滿懷欣喜抱著彷彿重獲新生般的喜悅，踩著輕快的步伐，步出了中女監的大門。那種忐忑不定的心情仍縈繞在我心頭還沒散去時，似曾相識的那道鐵門又緩緩地開啟在我眼前——從囚車上跨步而下，戴著手銬，拖著沈重無奈的腳步，我，再度的踏進了中女監！當鐵門即將關上的那一刻，我不禁回頭望了一眼，我曉得，在門關上後，我所看見的，不再是一望無際的藍天白雲，而是那失去自由的漫長刑期！

數不清也不願去想這是第幾個失眠的夜晚，當周圍的同學都已進入沉沉的夢鄉時，我總是還未闔上眼。獨自一人躺在冰冷的床板上，放空腦海中的思緒，心裡默默地數著一隻兩隻的羊，試著讓自己在不知不覺裡，悄悄地入睡；很可惜，事與願違！理不清的思緒不受控制的在我腦海裡跳躍翻轉……一雙眼毫無焦距的盯著距離咫尺的天花板，映入眼簾的竟不是那一如往常熟悉的白，而是一段段不願面對的荒唐過往——一幕幕的往事如同電影倒帶般地呈現在我眼前，在此時，我看到了過去那個懵懂無知的自己……。

我的家庭關係認真說來很複雜，但簡單來講就和一般人一樣有著對我呵護備至的爸爸媽媽。比多數人幸運的是——爸媽的愛專屬我一人，因為我是他們唯一的小孩。我成長於一個其實不屬於我的家庭，爸爸和媽媽離我好遙遠，好陌生，對我而言，父母就只是個形容詞罷了！國中時，媽媽將我帶身邊，還告訴我一件她隱瞞了十多年的秘密——我的爸爸另有其人！年紀輕輕的我完全不能接受這突如來的事實，更加無法諒解我的父母。或許體內叛逆的因子也在蠢蠢欲動吧？我的想法開始變得偏激，所作所為總刻意和爸媽的要求反其道而行。於是，我開始了這段年少輕狂、荒唐糜爛的歲月！

起初，我只是貪玩，戀上了五光十色，燈紅酒綠的夜生活，身影常在龍蛇雜處的夜店裡流連忘返。久而久之，交友愈來愈複雜，日子也一天天往下沉淪！我的放縱，媽媽全看在眼裡，疼愛我的她，沒有強硬的責罵，只叮嚀我該有分寸；爸爸也不忍苛責，任憑我予取予求，為所欲為！在這樣的溺愛和縱容下，我沒有清醒的自知之明，反而變本加厲，行為愈來愈離經叛道，在不知不覺裡，我逐漸地走向了毒品這條不歸路！

剛上高中涉事未深的我，跌入了愛情陷阱裡！在親情和愛情中，我選擇了後者，拋下了親情，也放棄了學業！我傻傻地以為可以和他幸福的一直走下去，沒想到，甜蜜的生活僅僅只維持半年就變了調。他就像個陌生人一樣對我又打又罵，我才驚覺他染上了毒癮！可笑的是，枕邊的我這半年多來竟渾然不知。想過放棄，但盲目的愛情矇蔽了我的心，也左右了我的決定！天真的我原諒了他，以為「愛」可以感動他，讓他回頭。而事實卻殘忍的告訴了我，一切全是我自欺欺人。每當他毒癮發作時，我總少不了一頓拳打腳踢，戒毒多次，也都失敗收場。在他眼裡，沒有我的一片真心，只有使他飄飄欲仙的毒品，無數的爭執都是為了那白色粉末！有次爭吵過後，我看見了櫃子裡的毒品，心裡浮現了一個愚蠢至極的想法：到底是什麼感覺如此的吸引他？為什麼他可以吸，而我就不行？於是，我也碰了毒品！一時的意氣用事，推我跌入了無底的萬丈深淵……。

苦濫的愛情，在毒品的助燃之下，加速地灰飛湮滅；只可惜，擺脫了感情的牽絆，卻掙腳不掉毒品的束縛。事隔多年，我仍舊在毒海裡浮浮沉沉，終日醉生夢死！至今我才發現毒品的可怕就在於心理強烈的依賴性。這幾年，我努力地想游上岸，卻總抵擋不住心中的誘惑，無法堅持到底。每當心情低落或生活上碰到挫折和打擊時，我不再替自己找出口宣洩情緒，而是選擇用毒品麻痺自己。被毒品佔據了靈魂的我，甚至不覺得自己有錯，理直氣壯的我行我素。唉！回首前塵，才深覺可悲！

身旁的人常告訴我：「你已經集三千寵愛在一身了，為何還那麼傻，不懂得好好珍惜，而要這樣的糟蹋自己，自甘墮落，落得如此不堪的下場。你這樣對得起父母嗎？你知道他們的心已經滿目瘡痍慘不忍睹了嗎？」唉！我何嘗不曉得自己傷透了他們的心，但自私又愛面子的我，總是拉不下臉來承認、面對自己犯下的過錯，對自己做過的荒唐事總得過且過，或是絕口不提；他們每回都不計前嫌的原諒我，卻未曾聽見我親口說：對不起，我錯了！爸媽滿滿無私的愛換回的是——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痛心！

算一算時間，我22歲了。過去的六、七年，是人生中最燦爛、最無憂無慮的時光，我卻虛擲在毒品上，真的很不值得！因為執迷不悟，我疏遠了朋友，也幾乎失去家人對我的愛，屢次進出監所，媽媽總是不辭辛勞地陪我渡過，盼望我改過自新。一路走來，她的心從最初的盼望到失望，從失望漸漸感到絕望，如今，早已不抱任何希望！那天，她拖著疲憊身軀出現在接見窗，她說：「沒辦法，終究是自己的女兒，就是狠不下心不聞不問！」這句話從耳裡進去，卻在心頭湧起了一陣酸——多年來我不能諒解的媽媽，對這個不孝又胡作非為的女兒竟是如此不離不棄，而我卻不懂得珍惜；現在，我才深深地體會「天下父母心」的道理！她又說：「你給的折磨真的讓我好累，回頭吧！都玩了那麼多年，也該清醒了！」我愣住了。原來，媽媽仍然盼我回頭……猶豫片刻，我終於提起勇氣，把擺放在心中許久的那句對不起說了出口，接見時間卻在此刻結束！媽媽微微顫抖的手掛上電話，幾絲白髮落在她那日漸憔悴消瘦的臉龐，透露出的盡是說不出的無奈。看著她孤獨的身影，眼淚不停的在眼眶中打轉，我噙著淚，快步的離開她的視線。倔強的我，不想讓她看見我的淚，但卻不禁想問：「媽，那句對不起，好聽見了嗎？」

不堪回首的歲月，是場難以抹滅的惡夢，交織著無限的悔恨及傷痛。一直以來，我不願去觸碰傷口，不斷地逃避、退縮，在錯誤的泥沼裡不停地徘徊。直到再次身陷囹圄，沉澱了自己，才能坦然地面對過去。「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，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。」期許自己下定決心，勇敢地揮別過去，經過這段再教育的洗禮後，能夠煥然一新。

睜開雙眼，一陣冰涼襲上了我的臉頰，原來——淚不知何時悄然地沁溼了枕頭。一時間，我竟分辨不清是現實或夢境。視線再度飄向鐵窗外的遠方，東方已緩緩地升起了一道魚肚白，淡淡的金黃漸漸地從地平線上暈染而開，我才赫然發現，縱使少了繁星和月光來點亮寂靜的夜，黎明也會在黑夜過去之後到來。生命不也是這樣嗎？在走過挫折與低潮的黑暗後，才能迎向陽光般的未來。

